
【人物档案】
阮武昌， 1929 年出生， 江苏如皋人。 1943 年 4 月参加

工作 ，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45 年至 1946 年先后担任

新四军苏中军区如西独立团政治处统计干事、 新四军一师

一旅政治队学员， 1949 年在 23 军 67 师 201 团先后担任政

治处宣教股宣教干事、 军士队副政指。 先后参加过许多战

役， 包括盐城战役、 高邮战役、 苏中战役、 鲁南战役、 孟

良崮战役、 豫东战役 、 淮海战役 、 渡江战役 、 上海战役 、

抗美援朝等。 1983 年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1989 年离休后

任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他是一位亲身经历 70 年前解放上海战役硝烟的老
战士。 参加完解放杭州战役后，阮武昌随部队急行军至
上海投入战斗，从西南角打向东北角，解放上海全境。 70

年前的激战恍若昨日，战火中那些熟悉或者陌生的身影
令他记忆犹新，红色年代里闪现的温情让他回味一生。

共和国的今天，是千千万万英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在采访中，阮武昌提到了 30 多位有名有姓的
战友，英勇牺牲在战场上或者敌人的监狱里。 他们为国
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
的遗骸至今仍然散落在各地，无法找到。 我们怎么能忘
记他们？！

参加革命以后的 70 多年里，阮武昌和战友们一样，

经受过艰苦的磨练，经历过死亡的威胁，也面对过灯红酒
绿的诱惑。 所有这一道道关，他们都闯过来了，没有在路上
停下来， 也没有摔跤。 在亲身经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同
时，阮武昌还有幸参与了国家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在这
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一路跟着走了过来， 留下了自己的
汗水和脚印。

一个个朴实身影无比动人
战上海， 阮武昌随部队激战三天

三夜。 回忆这惊心动魄又激情燃烧的

时光， 阮将军仍是感慨万千， 难以忘

怀。除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有那一个

个朴实却无比动人的身影。 正是那些

给予了解放军极大帮助却没有留下姓

名的上海普通百姓， 一场场本应发生

的硬仗、恶战消解于无形之中。

年届九旬的阮将军对这些往事的

细节记得很清晰。 虽然听力已不如以

前，但他依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在

攻打宁平桥时， 那位主动请缨为解放

军带路的三轮车工人让阮武昌记忆犹

新。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三轮车工人弯着腰， 敏捷地带着部队

沿着河边前进，很快绕到了桥的侧翼。

战斗一结束， 这位工人又帮助解放军

看管俘虏，整理缴获枪支，清除敌人设

置的障碍，跑前跑后，忙个不停。

这场战斗结束后，这名工人表示，

要继续为大军带路。经过再三劝阻，他

才恋恋不舍地和解放军说再见。

70 年一晃而过，但这位工人的身

影却停留在阮武昌及许多战友的脑海

中。阮武昌经常会遐想，如果这名工人

还健在的话， 他一定会常常向儿孙们

讲述当年解放上海时的战斗故事吧。

还有一群人同样深刻地烙印在了

阮武昌的记忆里。当时，育才中学有几

十位同学，竟然穿过了火力封锁线，一

路跑到阮武昌所在团的指挥所， 主动

要求给部队作慰问演出。此时，战斗还

在进行中， 到处乱窜的子弹随时会威

胁到学生们的生命。 战士们便向学生

们提出，将演出队改为救护队，帮助他

们救护伤员。有的学生干脆提出，给他

们武器。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但

学生们那诚挚的热情却从此深深印在

阮武昌心底。每当他想起这些学生，心

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

5 月 27 日解放上海当天，战士们

蹲在马路边上吃的那顿早饭， 也令阮

武昌永生难忘。为了不扰民，部队在上

海战斗的三天三夜里， 每一顿饭都是

后方做好再送过来。 27 日早晨也是如

此， 不过当做好的早饭从漕河泾送到

江湾时，米饭已没一点热气。由于当时

部队只带了少量人民币， 上级为稳定

市场不准多用， 而战士们手里又没有

通行的金圆券、银元，无法买配菜，只

好干吃白米饭。 附近居民看到这一场

景，立马跑回家，端来了许多菜，直接

往士兵们碗里夹。 战士们遵守部队纪

律，坚决不肯，百姓们还追着来夹菜。

在战火硝烟的红色年代， 闪现的

那些温情足以让他回味一生。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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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武昌近影。

荨庆祝上海解放 70 周年，

阮武昌寄语：“ 铭记过去 把握

现在 创造未来”。

（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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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

阮武昌在朝鲜团指挥所山头上的交通沟，前面不远是三八线。 1999 年， 阮武昌 （中） 接待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新四军的学者。 2008 年， 阮武昌和夫人陈华庆祝金婚。

阮武昌：硝烟里的温情让我回味一生
本报记者 何易 王嘉旖

投笔从戎，

红星照我去战斗

苦难的年代， 阮武昌的童年经历

了动荡不安和兵荒马乱。“抗战爆发的

时候，我正在读小学，那时年龄还比较

小。 ”阮武昌回忆道。 他的爷爷是做医

生的，爸爸当过小学教师，所以小的时

候，家里经常讲，要他长大了当一名医

生或者教师，可是日本鬼子来了，逼着

我们投笔从戎，拿起武器。

读中学时， 学校来了一位曾在上

海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师林在吾。 1943

年春，阮武昌怀着为抗日救国、实现共

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决心， 由林在吾

老师和吴荫生同学共同介绍， 光荣加

入党组织， 成为学校的第四名学生党

员。他至今还记得，那是利用一天中午

休息的时间， 悄悄躲在一条偏僻的河

沟里，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又在一天夜

里，利用一处没人住的空房子，举行了

简单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 说是简

单，因为“会场”上就三个人，台子上放

着一盏豆油灯， 墙壁上挂着一面手画

的党旗，但是却显得很庄严。在林在吾

的领读下， 阮武昌庄严地宣读了此后

影响了他一生的入党誓词， 当年他只

有 14 岁。

1944 年秋天，作垂死挣扎的日寇

对如西县进行重点扫荡。一天下午，阮

武昌正在上课， 突然听到附近的农民

大声叫喊， 说是有一队日伪军从北面

向学校方向开过来了，要大家快点跑！

阮武昌和几名学生干部立即组织全体

师生撤离学校， 跑到学校南面大约一

两公里的一块低洼地隐蔽起来。 从这

以后，学校便决定在敌人扫荡期间，学

生全部离校回家， 老师采用分片巡回

授课的方式。这样的教学，使大家经受

了一次实际斗争的锻炼， 增强了战斗

意志，丰富了斗争经验。 1944 年的 11

月底，高中肄业的阮武昌告别母校，参

加新四军。 此后，他一生戎马倥偬，跟

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转战南北。

解放上海，

“下策”成头号方案

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后， 解放上海

便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 当时的上

海， 是敌军在大陆扼守的最后一个要

点， 这为上海的解放染上了一层别样

的意义。

直至今天， 阮武昌将军回忆起那

场战役时，都会觉得那是“异乎寻常”

的决定。当时，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间

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

解放军都占有较大优势。

“我军完全掌握着战斗主动权，想

什么时候打， 就什么时候打； 想怎么

打，就怎么打。 ”阮将军言及那段充满

硝烟的战争，脸上有掩不住的自豪。

虽然此时的上海， 陆上通道已被

解放军全部切断， 真正成了一个与世

隔绝的“孤岛”，但想要最大限度在保

全上海的情况下攻占，难度依旧很大。

阮将军清楚地记得， 当时国民党军队

在上海驻扎的武装力量包括 8 个军、

25 个师的陆军， 以及 30 多艘军舰和

120 多架飞机，总共 20 多万人马。 凭

借着这些力量， 国民党完全有能力和

机会在上海支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更遑论， 他们还在市区和四郊修筑了

4000 多个碉堡 ， 埋设了 2 万多个地

雷，挖掘了几百公里密如蛛网的战壕。

此时， 有三个选择摆在解放军面

前。 上策，长期围困，逼得敌人在弹尽

粮绝之后，不得不缴枪投降。这个对于

解放军而言不费一枪一弹就可拿下敌

军的上策， 对于上海城内 600 万市民

而言却是下策。被长期围困，在缺衣少

食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

因此， 这个计划第一时间被剔除出了

考虑范围。

中策，先弱后强，首先进攻敌人防

御比较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地区， 然后

再打外围。但是这样一来，战斗的主战

区就势必要在市区， 那么上海许多珍

贵的建筑物就会遭受严重破坏。 中策

也因此被划出了作战方案之外。

此时， 留在解放军面前的只有下

策， 也就是将攻击重点放在吴淞等外

围地区， 吸引敌人在这里决战。 “这

些地区是敌人防御重点， 兵力集中、

工事坚固， 打起来必将是一场恶仗，

我军伤亡肯定会比较大。” 阮武昌眼

前又浮现起 70 年前的那场艰难抉择。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上海的城市建筑

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杀伤力极

大的打法成了最终被选中的作战方

案。 为此， 许多年轻战士付出了鲜血

的代价， 自此长眠， 但上海完整地交

给了人民。

挥师北上，

急行军“后卫”改“前卫”

阮武昌所在团在 5 月 3 日解放杭

州后不久， 便奉命沿杭甬公路向东前

进。 5 月 20 日深夜，部队正静静地走

在夜色苍茫的大路上， 身后却突然传

来了口令“放下背包，就地休息”。

休息了大半个小时后， 新口令传

来：“调转头，往回走！ ”这一突如其来

的改变， 弄得战士们一头雾水。 就这

样，装着满脑子的问号，队伍的“后卫”

又突然改成“前卫”，急匆匆走在刚刚

走过的路上。

过了一会儿， 师首长派人送来了

一封信，并附上了详细的命令。原来当

时上海打得正激烈，即将发起总攻，可

敌人仍在市郊一些地方负隅顽抗。 此

外，一些外国军舰还停泊在吴淞口外，

虎视眈眈。为尽快解放上海，阮武昌所

在的部队接到指令， 需要立即挥师北

上，加入战上海的队伍。

据阮武昌回忆， 当战士们听到这

个消息后，一个个都高兴极了。尽管已

经走了六七个小时， 肚子也饿得咕咕

直叫，但此刻这些都是小事一桩。大家

三步并作两步，直奔上海。

相较于其他战士， 阮武昌此时心

里更多了一份期待。 9 岁的时候，他逃

难来上海投奔舅舅， 在上海居住过一

段时间。在繁华都市的背后，他也看到

了那些在底层苦苦挣扎的老百姓穷困

潦倒的生活。那时候，他就悄悄许下了

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这些底层百姓

也能迎来充满阳光的生活。而此时，距

离他曾经的心愿又近了一步。

他们前后连续走了三天四夜，终

于在 5 月 24 日上午， 赶到了莘庄火

车站。

三天三夜，

从西南角打到东北角

24 日傍晚， 部队抵达徐家汇，作

最后的准备。在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前，

神采奕奕的阮武昌兴奋地向大家作战

斗动员。 他还记得，在讲话的时候，周

围聚集了许多老百姓，“尽管他们有些

人第一次见到我， 但却一点儿也不生

疏”。 在阮武昌的印象中，这些老百姓

十分亲切。 阮武昌还听到身边的一个青

年人说：“你看解放军多和气， 哪像国民

党军队！ ”

战斗打响后， 阮武昌所在的部队却

面临着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 根据师部

命令， 部队计划从曹家渡附近的宁平桥

渡过苏州河，向北攻击前进。但敌军在宁

平桥北侧整整部署了一个营，扼守该桥。

解放军的突击队刚一发起冲锋， 敌军的

轻、重机枪便马上一齐开火，密密麻麻的

子弹把本就不宽的桥面封锁得严严实

实。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如果采用炮击，

必定能很快解决问题， 但解放军却要坚

守市区战斗一律不许使用火炮的命令。

于是，战况一时胶着了起来。

如何才能尽快绕到敌人侧面呢？ 正

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位工人模样

的男子突然从人群里走出来， 解决了解

放军的燃眉之急。 阮武昌对这名踏三轮

车的男子印象深刻， 对方十分熟悉这一

片的道路情况，表示可以给解放军带路。

在这位工人师傅的带领下， 阮武昌带了

一个排和另一个连的战士一起， 绕到大

桥的西侧，在那里架起机枪，对着敌人的

工事猛烈射击。 经过一番准确而猛烈的

射击，加上正面火力夹攻，解放军乘势冲

过大桥，消灭了桥北的敌人。

就这样，部队一路往东北方向挺进。

阮武昌一直对当年那些亲切带路的上海

人民怀着极深的感激之情。 “没有他们，

我们许多小路都找不到， 也不能这么迅

速地将上海攻占下来。 ”阮武昌还记得，

当时部队刚刚行至天目路， 有一位中年

男人主动跑来说， 交通路上有一个敌军

器材仓库，里面还有几百个敌人。经过一

番周旋后， 阮武昌所在的部队成功劝降

了对方 500 多名官兵，避免了一场恶战。

26 日下午，部队打到了江湾路上的

淞沪警备司令部。此时，敌军司令早已逃

走，但里面还驻着 7000 多名官兵。 据阮

武昌回忆，当时他们突进围墙之后，一下

子就抓到了 400 多个敌人。 经过一夜奋

战，27 日早晨，敌军被迫宣布投降，7000

多人全部放下了武器。

当天下午， 他们又马不停蹄向东北

方向挺进，一直打到江湾机场。敌军仓库

里存放的大量枪支弹药， 统统被他们收

缴了。

至此，阮武昌所在的 23 军从上海的

西南角， 一直打到东北角， 历时三天三

夜，圆满完成任务。

放下背包，

转到另一条战线

打下上海以后， 阮武昌所在的团马

上移驻当时尚属江苏省的金山县海边，

进行渡海作战训练。

1950 年 11 月初， 阮武昌随部队第

二批准备入朝。刚抵达东北时，战士们等

不及换上适应寒区的服装， 穿戴的还是

在江南发的衣、帽、鞋子，就急匆匆地于

11 月上旬从集安 、 临江等地跨过鸭绿

江，进入朝鲜。

抗美援朝取得了胜利。 停战以后不

久，阮武昌奉命撤离朝鲜返回祖国。临下

山那天，大家一早就爬起来，把应带的东

西收拾停当，然后，抢着把坑道里所有的

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 有的同志还到外

边摘来一些野花，把洞口装扮了一番。还

有的同志用小刀在洞壁上刻上了自己的

名字， 说是要让它永久留在这个曾经度

过自己青春年华的地方。

离开祖国多年， 祖国各方面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 阮武昌说，我们放下背包，

也立即从一条战线转到另一条战线，投

入到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的

大潮中去。

1997 年 7 月 ，离休以后 ，阮武昌便

倾心于新四军研究会和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的工作，一干就是 20 年，相当于

他入伍时间的二分之一， 成了他一生中

的第二次“上岗”。虽说是发挥余热，但工

作要求绝不比在职时低， 工作量也不比

在职时少。

他认为，要把青年作为重点对象，把

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作为具有战略意

义的历史责任。因为他深知，青年是祖国

的未来， 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代又

一代青年身上。 青年人强，祖国一定强。

在阮武昌看来， 向青年人宣传的过

程，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每次和青年人

座谈之前， 他都要拿出一定时间进行准

备，自己先学一步。 “从我看到或者听到

的大量事实说明， 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充

满希望的一代， 是能够担当起历史重任

的一代。 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当代

青年一定能做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

“为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为对内对外

的宣传，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取得

了一点成绩。作为幸存者，总算可以告慰

长眠于地下的革命先烈， 告慰我的那些

已经牺牲的战友。 尽管人的生命是有限

的，但传承历史、弘扬革命传统的工作是

无限的。 ”阮武昌说，这是历史赋予的责

任。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